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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泰（文成至泰顺）高速下站，很快到
了小筱镇徐岙底古村落。虽然古村名“徐岙
底”，可村中的居民却不姓徐，而姓吴居多。
山重山，出走艰难，山里姓族基本不变，代代
相传，故有山的纯朴与热情。记载，宋宣和
年间，方腊作乱，徐震率兵抵抗，不幸牺牲。
殡葬时路过徐岙底玉溪前面的溪流，天降甘
露，连年丰收。故徐岙底村的名字隐藏一颗
怀念的心。

正值初春时候，梅花与个别的桃花混合
绽放，激发了人们受一个冬天的困扰与三年
疫情约束的心情去旅行。

村口，一棵榉树，树干带着皴裂而弯曲
有致的姿势，向天穹逸出枝茂叶盛的风韵，
似如一面旗帜。榉树的“榉”与举人的“举”
同音。古人栽榉树，都是抱着吉祥如意的念
头，埋下灿烂的期许。

站在这里向西仰视，全是黑压压的瓦
背，隐约的黄色土墙，屋脊的翘角个个争先
恐后的样子，向外面东张西望。

举人府，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恩科，
23 岁的吴永枫武举乡试中举，为全省武举
人第 37 名。在穷乡僻壤的山区里出举人，
在当时是轰动乡邻的大新闻。吴永枫是候
选的卫千总，这一候就到了退休。后来，他
就把原来的老房拆建，规划起造举人府，立
了旗杆石，摆上一把 120 斤重的大刀，这把
刀有点像关公的青龙偃月刀，仅供摆设，邀

请了浙江教育界著名人士题字的“登科”匾
额挂上正堂。

吴永枫过辈后，刀一传就传了两百多
年。但不幸的是2004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深
夜，一伙蟊贼潜入室内剪断了锈迹斑斑的铁
链，偷走了举人刀。

如今，尽量恢复原状，人去楼空，只是提
供游客观赏。院内天井四方宽阔，青苔丛生。

踏上楼梯，不是昔日的豪华，而是经过
似水流年洗尽了朱紫，脚下能触摸到木头道
道瘦挺的经脉。

廊上走一圈，就是平时所谓的走马楼。
这里，空气充足，空间大，也是风口，夏天纳
凉，冬天晒太阳。

瓦是新翻的，有的椽子、栋梁、枋、窗楣
等也是重新修葺的，特别是翘角的骨架，显
得有精神。屋檐上的瓦当笔直地垂下。翘
角与屋檐的斜走向，是古人的弧度智慧，就
是让雨流下起着缓冲作用，同时使雨水落到
更远处。

文元，嵌入门楼中的匾额上两个大字，
格外耀眼。明清时期秀才参加乡试考中为
举人，举人中除前六名外统称“文元”，又称

“文魁”。文元院，格局与举人府相近，主人
名字叫吴存经，与吴永枫族亲。文元院为吴
存经被选为附贡生后落成时，吴存经亲自在
门楼檐下悬挂“文元”匾额以示来日中举的
远大理想。正如其《南床夜读》诗曰：一盏灯
火夜深红，猛着心时不计工。他日风云能际
会，定应平地步蟾宫。

庭院里，一口大铁锅，柴火熊熊，半米长

的铁皮卷筒冒出一缕缕烟。一名妇女，时而
搅拌锅中的豆浆，时而放入柴爿，然后把滚
烫的豆浆倒入盆里便于出卖。左厢房，出售
土产品之类，有杨梅汁、笋干、萝卜干、红曲
等。右厢房，前面摆放一张长桌，喝茶、吃点
心、聊聊天等，用小竹椅子坐下，休闲一阵，
静下来似乎遥远地听见主人的读书声。

二楼正厅，曾经拍过《儿子同志》的主题
片之地，右厢房曾是主子的书房，顶有藻
井。“藻井”一词，最早见于汉赋。清代时的
藻井较多以龙为顶心装饰，所以藻井又称为

“龙井”。此外，在沈括的《梦溪笔谈·器用》
中还记载有藻井的一些别名：“古人谓之绮
井，亦曰藻井，又谓之覆海。”同时装饰以荷、
菱、莲等水生植物，都是希望能有厌火等作
用。

黄泥土交杂着石子的围墙壁上挂着各
种农具及日用品，比如竹笠、竹水勺、竹扁
担、竹梯，还有筷笼、镰刀、木头放纱机等，这
些都是提供过去的人们使用，相依为命的物
件。今天，它们的故事让人留下一段美好的
回忆。

顶头厝可能是徐岙底村尽头的一幢房
了。厝，多指房子的意思。就拿福建来说，
带厝字的村，最多上千个，次之是广东。厝
字是由厂和昔组成，“昔”我们都知道是“从
前的”“以前的”意思，“厂”是指代石崖，合起
来就是“厝”，意思是以前的房子，这说明以
前人们生活困苦，找到了一处挨着石崖的地
方从此居住下来。

在徐岙底，顶头厝算是最早的建筑。这

里是吴存经的父亲于清朝乾隆早期兴筑。
明代风格，许多构件仿宋。旁边的残垣断
壁，流露出沧桑感。

拾级而上，斑驳的石阶，左侧是由青石
栏杆围拢的莲花池，碧波荡漾，右侧是石墙，
上面筑起二层楼房，迎面就是门楼。

门楼，一字型摆开，它的内部结构呈现
出一片繁荣景象。劲爆的翘角、排列精致的
榫头、玲珑的镂花，在宁静的山区里，显出匠
人们的精心与丰富的想象力。

制造红曲，徐岙底最有名气。将米浸
泡、蒸炊、加醇头和曲娘、发酵、散热再发酵、
泡水、站窑、“红地起乌衣”、出窑。据传，吴
氏先祖吴畦于唐末从祖地山阴（绍兴）迁居
泰顺时，带来了红曲制作的工艺，至今已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明《泰顺县志》曰：“然至
十月，则家无不酿，谓之大冬酒，故有极陈美
酒。”清后期及民国时期，徐岙底红曲生意最
好，有曲窑100多家，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曲。

回家时，我再望一下这古老的村落时，黑
瓦黄墙、残壁野草，在眼前一亮。可以理解成
直线与弯曲、缭乱与整齐、朴素与妖娆，简直
是无边无际的线条在山上描绘，是最细心的
画家的杰作。他从山脚下开始画起，一点一
横一竖一撇一捺，画到山顶头，然后画到另一
座山，让群山无限抽象化，简单与朴素，仿佛
听到画面上拉开长长的而热情的怕我听不到
的山腔——下次再来。空谷回音。

我拿了刚才回头看的一幅意象画，同时
在路边买了一些红曲，准备酿一缸酒，让它
发酵。

画面上的喊声
陈士彬

布面油画 《玉泉寺》（局部） 司徒立 作

与景凯旋先生有过几面之缘，算是熟
悉。景先生年逾六旬，谦和，人也宽厚。他
是古代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
方向为唐宋文学，著有《唐代文学考论》《在
经验与超验之间》等。2021 年 11 月，景先
生的专著《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
家》出版，我从网上订购了一本翻阅，他说：

“诗歌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自我
意识总是要成熟；又像是社会的演进，思维
模式会越来越理性。”我深以为然。

一个傍晚，周渔隐和我去雁荡山动车站
接景先生。他从南京来，中途转车，长途劳
顿，看上去略显疲惫。

事先在白溪街买了菜，夜宿雁荡山，烧
了几个简单的菜，不算丰盛，只是略尽地主
之谊。景先生博闻且健谈。更多的时候，是
景先生和周渔隐在对话，我权当旁听者，我
喜欢这样的夜饮。景先生不失天真，戏称自
己在温州四处流浪，还好，有这么多朋友可
以“投靠”。

第二天，我们约好去天台山看石梁飞
瀑。近年来，天台当地在大力推广“唐诗之
路”，开发旅游资源。景先生的研究方向主
要是唐宋文学，这次天台山之旅，想来是值
得的。天台山的石梁、国清寺我曾去过多
次，也应邀参加过台州作家唐诗之路采风活
动，与当地土生土长的作家、学者相比，只是
走马观花而已。

在国清寺景区门口的街上吃完午饭，随
后我们进入景区。天台山并不高，但山势绵
延，古木参天。夏日的浓荫遮蔽了天光，溪
流显得绵长而清幽，使人的心境也变得潮
润。进入国清寺的山门，恍若进入了另一个
世界，这个世界通往佛殿，通往未知的丛

林。入了山门，我用相机为景先生和周渔隐
在“国清寺”三个大字前留了影，随后独自去
大殿前烧香。

国清寺是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当年智者
大师开山草创，并发宏愿建造国清寺，说“寺
若成，国即清”，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在他圆
寂后的第二年，晋王杨广就派人督造建寺，
三年后寺成。寺成的这一年，智者大师的弟
子章安大师在寺内的一角栽下一棵梅树，距
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依然开花结果，这不
能不说是个因缘。

他们已先行，我则独自在寺内流连。我
所看到的景象，其实与往日并无二致，但此
刻的心绪又回到从前。当年，我曾多次随家
人来过寺院，也曾陪四川拉则寺的柔秋仁波
切来过，和一群作家朋友来过。众生礼佛，
皆出自内心的善意和虔诚。母亲烧香拜佛
只求家人平安喜乐。柔秋师傅在智者大师
像前，是用额头顶着香案，默念真经。藏语
的诵经声是有魔力的，他的声调时缓时急，
如歌如颂。瞬间，我被这庄严的法相和经声
所震撼，内心复归平静，泪水止不住地涌了
出来。此刻，离佛如此地近，接近于忘我，任
何的世间俗念都离我远去。

在大殿一侧的回廊，我和景先生参观了
三圣殿，此处供奉的是丰干、寒山、拾得三位
圣者。在唐代，寒山、拾得便是有名的诗僧。
当年，在国清寺出家的丰干禅师在去赤城山
的道上捡了个孤儿，取名拾得，长大后他在斋
堂做事。有一天，拾得擅自登上殿堂，与佛像
对坐而食，呵呵大笑，犯了清规，被罚在厨房
打杂。寒山幽居寒岩，行为怪异，诗句总能信
手拈来。他常来国清寺与拾得交往，吟诗作
对。在清代，寒山和拾得被称为“和合二
仙”。寒山手持荷花意为“和”，拾得手持圆盒
意为“合”，和合二字，喻示着男女相爱，和谐
美好。景先生对此很感兴趣，要我到时候把

照片发给他，他就不拍了。
穿过一段幽暗的长廊，有个天井，高处

是妙法堂，正进行一场盂兰盆法会。景先生
在廊下远远驻足，侧耳聆听法师讲经。此
刻，一朵云从天际飘过，我把景先生想象成
古画中的文人，高妙的景先生坐在云朵之上
宣讲，一定有着神仙般的姿态。

在罗汉殿后有一方庭院，生长着许多植
物。荷花已经凋落，墨绿的荷叶亭亭，沐浴
在午后的阳光之下。景先生与周渔隐聊起
了诗，他说万物皆有佛性，佛教说生命是平
等的，诗人总要有万物有灵的想法。西方有
些诗人对老子、庄子等人感兴趣，因为他们
觉得新鲜。卡夫卡读过庄子，也读过袁枚的
诗。写作是为自己而写，为读者而写就是媚
俗的。他们在漫谈，我边听边拍荷花。一名
僧人在庭院里洒扫，发出的沙沙声如呓语。
廊下的过堂风吹过，蝉声细雨般飘落。

在来天台山的路上，我约了闲云、孙明辉
两位当地的作家，说是陪景先生一起去国清
寺，闲云兄说知道景先生的大名，读过他的书。
果然，闲云兄赶到了。闲云是天台中学的老
师，比景先生年纪略小，对天台山的文化颇有
研究。闲暇时，他结集出版过《摩崖无语——
天台摩崖石刻散记》等文化散文，最近在写天
台古村落。人是有气息的，一如他的笔名，如
闲云野鹤，我对他仅一面之缘，却颇有好感。
闲云兄很热情，说时间不早了，去石梁有点
远，不如就近去真觉讲寺和高明寺，客随主
便，有闲云兄这位地主陪同倒也省心。

我们去罗汉堂转了转，又去了放生池
园，这里的一亭一碑都有出处。清心亭前的
石碑刻有“鱼乐国”三个大字，据说是明代董
其昌手迹。也许是因为日子特殊，这里也正
在做一场法事。在放生池前，有个供奉的香
案，女居士们鱼贯着念念有词，这样的仪式
感增添了几许庄严。我们沿着池边的小径

漫步，在乾隆御碑前听闲云介绍由来，历经
风雨的漫漶，石碑透着时光的斑驳。我们仰
头辨认着石碑上模糊的字迹，指间触摸着两
侧石雕上精美的图案，听着落叶一声声悠长
的叹息。

山道盘旋，若是在古代，去真觉讲寺的道
路一定艰难曲折。在林荫间我们拾级而上，
抵达佛陇岗。据说当年，智者大师居金陵瓦
官寺梦见了一处幽静的所在。在这一年秋
日，他来到了天台山，走在通往金地岭的山道
上，山风习习，他意识到这里的景色与梦境别
无二致。于是，在佛陇岗上，智者大师修筑了
草庵，十年之后结出了佛教天台宗这枚佛
果。我们走在佛陇岗的青石和荒草间，走在
竹林掩映的小径上，朝着真觉讲寺缓慢前行。

因地处偏远山岭，这里有别于其他寺
院，除了香客和居士，一般很少有游客到
访。沿着石墙通往山门，竹影摇曳，鸟鸣啁
啾，十分清幽。我喜欢这样古旧的院落，光
影投射在黄色的山墙上，落在桂花树旁，落
在水缸里，落在荷叶上，晃动着，那样明快与
寂然。我们在智者塔院瞻仰、参拜、观摩着
天台宗历代大师的画像，这一方圣殿其实就
是人内心的净土。闲云兄闲暇时常来，跟这
里的僧人和居士相熟，因此便显得随意。我
们在厢房内闲坐着，静品着一位年轻女居士
沏的天台茶，云雾和甘泉滋养着这里的草
木，也滋养着我们的身心。

在尘世间，人的心灵是自由的，也需要
安顿，在山水间，与气息相投的人在一起，会
产生亲近感。比如在高明寺，闲云领我们去
幽溪边闲走，去访圆通洞，去观摩崖石刻。
这里风景秀绝，空谷里弥漫着幽兰的气息。
景先生博闻强记，饱读诗书。闲云兄为人散
淡，闲语不多，却对这里的风物了如指掌。
人的知识和涵养如同这条静静流淌的幽溪，
溪间杂花生树，涌动的溪流潺潺不息。

天台山散记
张明辉

曾经多少次有人问我，你老家是哪儿？我说是浦江黄源村。
但人们依然不知。我就说在刘笙村边上，哦，有点知道了。其实，
这样介绍自己的老家似乎有点尴尬、有点牵强，无奈中还透着一份
遗憾。

后来，县里开始了并村，附近几个村合并为龙溪行政村，我也
为这高大上的村名窃喜。但说起龙溪，不知道的人更多了。

龙溪村委会所在地刘笙村，就处在两条山谷交汇处。
刘笙村距离我老家一华里。小时候上学，这里是每天的必经

之地，那条穿村而过的石子路曾留下我无数的履痕。但千万次经
过，却从无停留。刘笙村就像我心仪的姑娘，望而却怯之。哪怕这
里有很多亲戚朋友同学。真是应了那句近乡情更怯的老话了。

直到今年立春前一天，我应邀参加了岩头镇龙溪村的乡贤会，
才堂而皇之地走进刘笙，就像一个离乡的游子，欣赏漫漫春雾中那
犹如蒙上面纱的村庄，带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别样感觉。

那天，我是提前半小时到刘笙的。龙溪村党支部书记陈战民
带我走进了村党风廉政基地、乡村图书室。为了文化宣传和村民
娱乐的需要，村里还建设了戏台和文化礼堂，他说，这几年，村里经
常在文化礼堂开展春泥计划，举行村晚等文艺晚会，去年，龙溪村
还被评为金华市清廉文化教育基地。

欣喜和赞美在陈书记的介绍中油然升起。
下午2时，乡贤会准时开始，参加的有来自刘笙村、黄源村、大

岭村、华溪村的企业家、担任过领导干部的人员，以及一些热心本村
公益的人士。陈书记首先对村里党建和经济发展作了汇报。村党
支部以带领村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龙溪村因
地制宜发展黄桃等水果业，去年仅黄桃产量就达到3.5万余斤，产值
18.8万余元。同时，在山谷源头养殖龙虾等水产业，全年集体经营
性收入达50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从并村时的负数，到现在的盈
余，并成功获评全县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

教育是农民最大希望，也是山区村民走出大山的最好方式。大
岭村是龙溪行政村下辖村之一，该村地处大岭古道山脚，故村以山
岭而名，全村依山而建，黄大线公路依溪而过，村庄环溪而立。就是
这样一个小村庄，却有着一组非凡的数字。村里仅200余人口，却
有21名之多的学子毕业于全县重点高中浦江中学，占人口比例的
10%之多。村里还有个博士之家，一家5人博士。还有一村“三麻
省”，就是全村现有3名大岭村的子女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
这在全国乡村亦可称为奇迹。

在现场，有位张姓企业家还自豪地说，在我们大岭村殿口，有栋
古建筑廿四间头，门楣有个横批称“维新第”。你们谁知道是什么意
思吗？一时，全场哑言。在一个小山村题写这样的横批，究竟有何
意境？会后，我特意前往大岭村殿口采访，村民们告诉我，相传以前
这里的廿四间头主人杜姓人家是做生意的财主，他对戊戌变法多有
资助。于是，在杜姓财主建造廿四间头时，戊戌变法参与者在所建
门楣上赠赐题词“维新第”，以示褒扬。

水仓，就是储水的仓库。水仓文化的研究者——浦江县民协
大禹文化专委会主任鲍黎明，也参加了这次乡贤会。他说，水仓是
浦江独特的水利风景，把埋在溪下的水仓打开，是为了保护水文化
遗存，让后人知道先人是如何把水源进行有效利用的。据悉，目
前，浦江较完整的水仓有100余处。其中，位于浦江县岩头镇刘笙
村的水仓有 20 处，数量居全县第一。水仓，其实在我们黄源自然
村也有两三处，村里有处地名就叫“水仓来”。小时候，有一年大
旱，溪流干涸，村民们为了灌溉农田，打开这处叫“水仓来”的水
仓。大人小孩们还在水仓里洗澡。有一天，我在洗澡时走进了水
仓，水仓里的水只有半人高，看到水仓里四面砌有石墈，中间立着
木柱，上面盖着连排的松木，而松木上面就是溪流沙石。真是，不
进不知道，走进乾坤大。2020 年底，浦江县河湖管理中心对刘笙
村水仓进行了保护性挖掘。经美国贝塔分析实验室检测，深堰水
仓所采样品年代应该是在 1770 年至 1830 年间，即乾隆三十五年
至道光十年间。刘笙村水仓的发现，为浦江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2022年，为了展示水仓文化，刘笙通往黄源
的村口边建起了水仓文化公园。

乡贤会结束后，我一直在思考，作为村里的乡贤应该尽点什么
责任，就如陈书记特别赞赏的乡贤、刘笙村两个囡——现任岩头镇
党委宣传委员陈笑俊、镇幼儿园原园长鲍雪云。她们利用工作之
余回乡之隙，为村里做了许许多多好事。是的，作为出嫁女，她们
把出生地当作自己的根，并以此为荣耀。那么作为客居他乡的我
们，如何为家乡做好“培根”“护根”“荣根”工作呢？如此，也让我感
到“乡贤”两字的沉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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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红梅的心是相通的，我不仅
欣赏她的容颜
更欣赏她的无畏、淳朴与奉献
在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之中

作为退役多年的老兵，我
经常在梦里看见红梅
我的梦里，有2003年淮河遭百年一遇的洪涝
那位已经办理了转业手续的武装部长，却依旧守住大堤
整整二十五昼夜
巡堤、固堤、堵漏，上级派人替换他，他坚持不下“火线”
为什么我那天看见他脸上和腿脚上
密密麻麻的被蚊虫叮咬的疙瘩
就是正在绽放的朵朵梅花吗
那稍显疲劳又挺拔的腰板，不就是红梅傲骨吗

今天我站在自家庭院的红梅前
想到一个又一个战友
想到无数冰雪风暴和狂风巨浪在他们周围呼啸
我的目光，一下子潮湿了
像微微抖动的花瓣

我的傲霜斗雪的战友
如今，你们还坚守在哪处枝头？
我还能在天南地北一个个拥抱你们吗
还仅仅，只在我的梦里？

我知道，只要有你们在
我的国家，就有芬芳万里的红梅品格
一树红梅，就是一杆
不倒的军旗！

踏歌行

又见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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